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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甜知道，还有很多家
庭面临着与她相仿的困境。
2017 年，她就职于益先开始
探索安宁疗护，并从 2019 年
开始系统性地普查广州开展
安宁疗护的机构，调研机构
和从业者的困境和需求。在
开展普查的同时，益先也和
这些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搭
建民间的绿色转介渠道，由
医疗机构来评估患者是否符
合收治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田甜也
在探索“医、护、社”整合式安
宁疗护。田甜解释，传统的
医疗着重于救死扶伤，要用
尽方法解决患者的症状，而
安宁疗护比起生命的长度更
关注生命的质量，“这一决策
涉及大量的沟通，需要确保
大家有统一的照护目标。”

在田甜看来，和医护的紧
密合作是在社区医院进行整
合式安宁疗护的基础，“任何
一个专业缺位，都意味着患者
整体性疼痛的某一方面被忽
视了。”在沙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安宁疗护的个案开案
前，医护和社工会一起制订评
估计划；每周入院探访老人
前，社工会和医护再了解老人
的最新情况，社工发现的情况
也会及时和医护同步；每个
月，安宁疗护团队的医护和社
工都会定期开会，整体性分析
患者近期的状况，以便制订下
一步的照护计划。“在社区医
院，我们不只是协助医生链接
患者所需的社会支持，也深度

参与到安宁疗护过程之中。”
田甜说。

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个
体对死亡和疾病的看法都不
相同，面对家属和患者，社工
更多是结合经验，帮助他们
在迷茫中找到可能的选项。

田甜记得，她服务过的
家属刘先生（化姓）曾有一段
时间因“为父亲插管的决定
是不是做错了”而焦虑。刘
先生说，插管后的父亲不能
说话，看起来没有生活质量；
可如果当初不插管，父亲就
真的走了。田甜和同事引导
他思考父亲日常的表达、对
疾病的态度。“想到父亲一定
会选择和疾病战斗到底，他
也就释怀了。”她说。由于父
亲病情恶化，刘先生又向社
工求助寻找安宁疗护的机
构。田甜和同事们多方对
接，最终帮助刘先生找到一
家合适的机构，他的父亲后
来在那里离世。

还有的家属出于善意对
患者隐瞒真实病情，从而令
患者对治疗还抱有一定的期
待。在不确定性的纠结中，

“拖着”成了一个最常见的选
择，直到患者真的意识到大
限将至，可能也错过了很多
深度沟通的机会。田甜说，
面对这些具体情境，任何抉
择都没有对错之分，社工能
做的，就是基于之前的大量
案例，告诉家属可以有哪些
选择、各有哪些利弊，由家属
来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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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广州市老人院的
社工部部长、安宁疗护品牌负责
人梁娟娟正在广州市老人院忙
着筹备一场集体追思会，和老人
们一起追忆离世的老伙伴。

她说，这是广州市老人院多
年来的传统，每年都有五六十名
老人报名参加，大家回忆故人，
会谈及生死，有人也会谈起安宁
疗护。

回想起 2010 年刚来到老人
院开展安宁疗护社工工作时的
不易，梁娟娟仍记忆犹新。

“老人们谈之色变，大多数
人会觉得不吉利、很忌讳。”梁娟
娟说，为了让老人更全面地认识
安宁疗护，老人院决定将工作重
点前移，将生命教育融入老人入
院、在院的全过程，运用大家能
接受的一切形式展开，追思会就
是其中之一。

广州市老人院在住的老人
平均年龄超过 85 岁，其中 95%
以上是高龄体弱失能老人，每
年约有 150 名老人离世。而他
们的故事，不会因为离世而被

遗忘。
追思会上，看着社工整理出

的老友光影瞬间和故事，有的老
人会羡慕离世时不太痛苦的老伙
伴，也有的会想到自己还有哪些
遗憾、还想实现哪些心愿。梁娟
娟说，追忆逝者、探讨生死、重拾
价值，这些都是追思会的意义。

是否选择安宁疗护，与人们
对疾病的认识、如何看待生死紧
密联系，老人们最感兴趣的健康
讲座也成为带领老人打开生命
教育之门的钥匙。梁娟娟介绍，
生命教育通常以小组的形式展
开，健康讲座上，带着老人们了
解疾病、讨论生命，聊开了，老人
们还会一起交流人生的乐事与
遗憾，还有哪些话想对伴侣、子
女、亲友说。平日里，社工还经
常带着老人一起读书、做园艺，
老友们凑到一起时会回忆过往
的人生，有时也会探讨生命的意
义。

在生命教育的后程，还会涉
及生前预嘱、遗体捐献等领域，
在院内的宣传栏里，也能看到相

关内容。徐佩禹在广州市老人
院从事安宁疗护社工已有 3 年
多，起初，她很担心老人们会以
为是“触霉头”，没想到老人们很
感兴趣：“老人们是和新中国一
同成长的，听到自己还能为国家
和社会作贡献，他们都很高兴。”

随着生命教育的推进，老人
和家属对安宁疗护的接受度一
点点提高。2008年至今，广州市
老人院累计服务安宁疗护的老
人有1600多位。

徐佩禹记得，老人院里曾有
一对年过九旬的教师夫妻，妻子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了安宁
疗护，只做对症治疗，如排痰、吸
氧等。在丈夫眼中，妻子的终末
期是不怎么痛苦的。结合妻子
的个案，丈夫在社工的帮助下查
阅了大量文献，将他对安宁疗护
的思考写成论文。他在文中提
及，安宁疗护并非宣扬一种消极
的死亡观，而是贯彻治病救人理
念的同时进行疼痛控制与心理
舒缓的尊严死。后来，他也这样
平静地离开了世界。

在家属签署安宁疗护协议
前，徐佩禹都会请家属和安宁疗
护团队来到茶话室，开一场家庭
会议，如果老人的身体情况允
许，也会一同参加。

在广州市老人院，安宁疗护
跨专业服务团队共有约140人，
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营
养师、康复师、护理员等，其中社
工扮演统筹的角色。

与生命相关的会议，气氛是
否会格外凝重？“大家围坐成一
圈，房间就像家里的客厅一样敞
亮。”徐佩禹说，面对危重症的患
者，家属们往往会无助，不知道
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而这一会
议能帮助家属理清思路——明
晰老人的整体情况、明确安宁疗
护能提供什么，以及他们还有哪
些想做的事。

今年春节前，徐佩禹收到了
一封特殊的利是，里边没有钱，
而是一句“工作顺利”的祝福。
在一场新春家庭聚会上，她所照
护的九旬阿婆和家人、安宁疗护
团队，一起喜迎甲辰龙年，圆了
阿婆家人的一个心愿。

这一切，离不开安宁疗护团
队的紧密配合。徐佩禹说，阿婆
患有结肠癌和轻度认知症，医生

在和家属沟通病情时，留意到家
属提到了聚会。“很多时候，家属
们并不确定老人院是否能做到、
是否会麻烦工作人员、是否需要
另外收费，我们主动对接家属，就
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她说。

徐佩禹当天便联系了阿婆
的家人，了解他们的构想。此
后，还把备选场地、物料等都拍
照发给家属，请他们远程参与挑
选和布置。

当周的周六，徐佩禹和同事
们为茶话室添上灯笼、气球、彩色
蜡烛、鼓掌器，还买了一块蛋糕，
一派新春的热闹景象。社工们制

作了一段视频，回顾阿婆从年轻
到如今的光影时刻，阿婆借着照
片回忆起往事，还给女儿、女婿、
孙子、亲家和工作人员们派发了
祝福“利是”。“老人很喜欢派利
是，一直在和我们说祝福，就像在
家里过年一样。”她说。

聚会当天的照片，徐佩禹做
成照片集送给了阿婆的家人，趁
着阿婆状态尚好时留下了宝贵
回忆。元宵节前，阿婆离世了。
家属在料理完老人的后事后，还
为老人院送来一面锦旗，表达对
安宁疗护团队的感激。那封特
殊的利是，徐佩禹一直留着。

患者离世并不意味着安宁
疗护的结束，社工还会陪伴遗属
走出哀伤。

徐佩禹记得，她曾服务过一
位肿瘤晚期的阿叔，即使面色再
差，他都会把衣服穿得整整齐
齐。他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做
好了随时都会离世的心理准备，
唯独担心家人，尤其是妻子会承
受不住。

徐佩禹说，那段时间，老人
院为阿叔安排了双人间，请放心
不下的阿姨一同参与照护。与
此同时，每当老人院有手工、表
演等活动，徐佩禹就邀请阿姨一

同参加，转移阿姨的注意力。“可
能我邀请的次数多了，阿姨也就
不好意思不去了。”偶尔，阿姨趁
着丈夫睡着、有医生照料时给自
己“放假”，在老人院里逐渐认识
了兴趣相近的新朋友。

两三个月间，阿叔的病情恶
化，阿姨同意遵照阿叔的意愿不
做抢救。徐佩禹记得，阿叔离世
时，阿姨并没有哭，只是闷在房
间里。徐佩禹静静地握着她的
手，在一个多小时的沉默后，阿
姨情绪的堤坝仿佛骤然“崩塌”，
泪水夺眶而出。

哀伤需要时间来平复。最

初的一个月，阿姨不愿意走出房
间，经常翻着她和丈夫的聊天记
录，徐佩禹就陪着阿姨，听她讲
每一张照片里两人的回忆，协助
阿姨料理一些后事，还为阿姨做
了一本关于阿叔的相册。

后来，徐佩禹不时邀请阿姨
一起去散步、逛花园，参加院内
的一些活动。七八个月后，阿姨
不再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便从老
人院“请假”回家了。如今，遇到
节假日，徐佩禹和阿姨还会在微
信上聊几句，知道阿姨的身体和
精神状况都还不错、能面对新的
生活，她就很欣慰。

如

生命教育 谈论生死的“小组课堂”

表达爱意 一封没有钱的特殊利是

哀伤辅导 用倾听和陪伴抚慰家属

争分夺秒 找到最核心的需求

密切沟通
与医护、家属“整合”缺一不可

未来发展
用广州经验带动更多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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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罹患重病的亲人
即将走到生命的尽
头，是否还有人能
为陷入阴霾中的患

者和家属抚平忧与愁，成为
他们的情绪支撑？近年来，
各地推动的安宁疗护，在这
方面做出了探索。

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
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
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
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
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
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
详、有尊严地离世。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
印发了《安宁疗护实践指南
（试行）》，提出安宁疗护实践
以临终患者和家属为中心，
以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安
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试
行）》在人员配备中提出，除
了医师、护士外，还可配备医
务社会工作者及志愿服务
等。

——由此可见，安宁疗
护不只关乎医学，也关乎伦
理、道德、社会等诸多领域。
它不仅关心患者，也关心家
属。

2023年，广州被列入第
三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地
区，这对已在广州探索安宁
疗护十多年的社工们也意味
着更多机会。对终末期患者
和家属而言，安宁疗护社工
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安宁疗
护社工的发展有哪些难点？
广州的探索对更多的三四线
城市是否有可借鉴之处？近
日，羊城晚报记者就这些话
题采访了多位社会工作者。
她们表示，如果患者离世前
没有经历太多痛苦，家属哀
伤和愧疚的心情会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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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老人院是医养结合
机构，对入住多年的老人来说，
老人院就是第二个家——老
人、家属与社工、医护彼此都非
常熟悉。而对于在医院开展安
宁疗护的社工而言，一切都变
得更为急迫。

田甜是益先社会工作研究
院（以下简称“益先”）的执行院
长，也是一名社工，她至今都难
以忘记——有一位老人上午刚
到医院，社工和医护人员完成了
预估、家属面谈等，没想到午饭
后就收到了患者离世的信息。

从 2023年开始，益先在海
珠区沙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安宁疗护工作。田甜介
绍，在多家医院辗转奔波、经历
过多番化疗放疗之后，来到社
区医院的患者和家属已能够接
受“终末期”的事实，而患者的
生存预期可能短至以月、日甚
至按小时来计。“不同的生存预
期下，患者和家属最紧迫的需
求是什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
里精准服务？这是我们要探索
的。”她说。

田甜告诉记者，由于终末
期患者的身体情况很差，他们
无法像常人一样进行完整表
达，难以进行人生回顾等深度
沟通。而经历了漫长的治疗
期，家属也身心俱疲。社工能
做的，就是协助患者与亲友进

行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道
愿、道谅，让患者尽量心无挂碍
地离世。

这一经验，来自田甜的亲身
经历。她曾陪着父亲抗癌 3
年。父亲在终末期时，“一天一
个情况”，会突然呼吸窘迫、不能
讲话，也会在打吊瓶时因烦躁而
扯氧气面罩，“医生可能也很难
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看着他难
受，家人也很无助。”她说。

如果是现在，她会建议家
属，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给患者
放音乐、讲讲安慰的话、做抚
触，让患者感受到陪伴和安慰，
舒缓患者紧张的肌肉，“有时这
样安抚着，他（她）可能慢慢就
睡着了，就像小朋友一样。”但
当时，田甜没有答案，只能自己
上网查、尝试和摸索。“所以现
在我们也会做一些科普、整理
一些经验，让家属们少一些无
助。”

田甜举了个例子。当老人
无法讲话时，不少家属都会待
在病房里不知所措。而其实，
呼唤老人的名字，握着他（她）
的手，老人可能会发出声音，或
试图睁眼——这些都是老人试
图做出反应的积极信号。“我们
会鼓励家属一边用热毛巾擦擦
老人的身体、做抚触，一边和老
人讲一些令他们放心的话，把
老人当作宝宝一样。”田甜说。

有研究指出，基于综合医
院门诊、住院、社区及养老机
构等服务场景，目前国内只有
少数医疗机构配有专职医务
社工，医务社工参与安宁疗护
服务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由于医务社工主要服务
重病患者，对社工能力的要
求很高。在广州市老人院，
每个月会定期举办安宁疗护
相关的培训。梁娟娟表示，
由于我国尚未将安宁疗护和
生命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体
系，导致专业的安宁疗护人
才极度缺乏。因此，她建议
针对安宁疗护服务团队要展
开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增强
从业者对相关概念的认知。
同时，还要加强对团队成员
的心理干预和辅导，特别是
长期接触终末期病人的医护
人员、社工和志愿者。

“不赚钱、没方法，这是
很多人观望安宁疗护的原
因。”田甜介绍，今年，受第十
一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
投活动支持，益先将面向愿
意在社区开展安宁疗护的机
构开展赋能计划，通过工作
坊的形式，将此前积累的具
体化、情境化的案例与大家
一起讨论。参与的机构不只
是“听讲”，也要分享机构自
身的实践，大家共同研讨后
将形成案例集。目前，珠三

角地区已有多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养结合机构表达
了参与意愿。

有研究指出，目前安宁
疗护服务中社工服务收费标
准缺乏。国外的安宁疗护机
构多为福利性质，大多能得
到慈善捐款，而我国的安宁
疗护机构目前还不属于慈善
范围。在广州市老人院，疼
痛评估、心理疏导、哀伤辅导
等服务均为无偿服务。对益
先而言，资金主要来自购买
服务的医院、自筹以及广州
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等
项目的资助。

2023年 7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三
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
知》提出，推动将机构和居家
安宁疗护服务费用逐步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
险以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范
畴。在资金支持下，安宁疗
护的可持续发展和质量提升
或将迎来新的可能。

2019 年，依托广州市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
广州市老人院和益先联合多
家养老服务与研究单位举办
了广州市安宁疗护服务交流
会，吸引了外省的从业者参
加。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医
疗资源和社会资源较为丰
富，社工发展有着良好的基
础。对更普遍的中小城市而
言，广州的探索有什么借鉴
意义？

田甜告诉记者，益先正
在建立跨区域的安宁疗护联
动网络，目前已有 6 省（市）
的 68家单位参与，其中有的
医院和养老机构未必有完整
的多专业协作团队，靠着热
情来探索。“从转变理念开
始，我们鼓励更多人行动起
来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安 宁 疗
护。”她说。

田甜举例，比如在日常
的照护中多一些问候、用棉
签护理伤口的手法从摩擦变
为滚动等，“哪怕只能做到这
些细节，也是在带着安宁疗
护的理念照护。”今年，益先
还将结合已有的经验拟定安
宁疗护指引，让有心但资源
有限的机构也能加入到安宁
疗护的行列中来。

愁

益
先
社
工
在
陪
伴
重
症
长
者

在海珠区沙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老人对父亲的描
述，在医护、社工、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收到了一张父亲的画
像，实现了心愿

在一场
家 庭 活 动
前 ，根 据 家
属 的 需 求 ，
广 州 市 老
人 院 把 现
场 布 置 得
十分温馨


